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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地方志工作简报
资政参阅专刊 第 62期

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3年 12月 25日

编者按：2023年 12月 26日，是中国共产党、中国人民解放军、

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、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

诞辰 130周年纪念日。中华书局主办的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

心的文化月刊《月读》杂志，在 2023年第 4期刊载了《一生酷爱地方

志的毛泽东》一文。文中提到，从最早有记录的 1917年至 1965年，

毛泽东大量熟读方志，不仅是为满足求知欲，更是将其当成调查研究

的一种方式；从毛泽东写的大量文章可以看出，他的很多分析和判断

都得益于阅读方志。毛泽东说：“朱熹这个典故流传后，‘治天下者以

史为鉴，治郡国者以志为鉴’和‘以志呈阅’就成了后人的惯例。今天你

们也要懂得以史为鉴，才能办好事。”毛泽东博览方志、以志为鉴的调

查研究方式，到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。现将全文转载如下，供参

阅，同时附上毛泽东在 1958 年成都会议期间阅读的四川地方志书简

介，以表达我们深切的缅怀之情。

一生酷爱地方志的毛泽东

方志，有全国性的总志和地方性的州郡府县志两类，详细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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载全国各地历史沿革、山川气候、风土人情、名胜古迹等。它卷

帙浩繁，中国的传世志书约 8700 余种，11 万余卷，约占古籍的

10%左右，是蕴藏丰富的国学资源。一般人除了偶尔翻看老家的

方志，或因特殊需要而查阅外地的方志，不会主动阅读各地方志。

而毛泽东却有潜心研读方志的嗜好，无论是战争年代，还是

和平时期，他每到一地，都要索取方志阅读。古往今来的政治家

当中，几乎没人像他那样重视方志，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对各地

风物了然于胸，能够因地因时，信手拈来，运用自如，尽显博古

通今的大学问家风采。

1912年秋天，毛泽东做了一件“奇事”：他从省立第一中学退

学，每日到长沙定王台的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书，时间达半年之久。

图书馆有一幅《世界坤舆大地图》，他第一次发现世界如此之大，

给他强烈的刺激。这件事对他的奋斗人生和读书生涯产生了深远

影响。后来，他看报纸时，时常带着地图，对照地图查看报上出

现的地名。

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，毛泽东借阅了一些史地书籍。他看得

细而又有心得的是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和顾祖禹的《读史方舆

纪要》。《读史方舆纪要》是清初顾祖禹所撰，130 卷，记述中

国地域形势、城镇关隘、山川险易，以及古今战守、攻取、得失

之事。原稿今存上海图书馆，20 世纪 50 年代，毛泽东到上海，

特地从该馆调阅了这部书稿。

1916年 2月 29日，毛泽东在致萧子升的信中写道：“右经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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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十三种，史之类十六种，子之类二十二种，集之类二十六种，

合七十有七种。据现在眼光观之，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，苟

有志于学问，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。”从行文看，此信应有开列的

经史子集 77种书目，能够代表他对“国学大要”的见解，可惜因手

稿残缺，具体书名无从查考，而其中有几本方志类的书名也无从

知晓。

《讲堂录》是毛泽东 1913年 10月至 12月的课堂笔记。其中

摘抄了潘耒《日知录序》的一些内容，特别详细地抄录了当中这

一段：“昆山顾宁人先生……足迹半天下，所至交其贤豪长者，考

其山川风俗，疾苦利病，如指诸掌。”《日知录》是明末清初昆山

人顾炎武（字宁人）撰写的 32卷本学术札记，内容宏富。顾炎武

的学生潘耒把《日知录》的内容大体划为八类，即经义、史学、

官方、吏治、财赋、典礼、舆地、艺文。顾炎武撰的 120 卷《天

下郡国利病书》，是记载明代各地区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历史地

理著作，毛泽东也很推崇。

《讲堂录》还写道：“《通典》《通考》《通志》，士人必读

之书，典章制度礼乐兵农诸如此类，详考而详断之，甚有用之书

也。”《通典》，唐杜佑撰，200卷，上起唐虞，下迄唐肃宗、代

宗。《通考》，《文献通考》之简称，宋元之际马端临撰，348

卷，记载上古至宋宁宗时的典章制度沿革。《通志》，南宋郑樵

撰，200卷，系综合历代史料而成之通史。

毛泽东最初接触的是什么方志，没有见于文字记载。学生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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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的毛泽东究竟读过哪些省志、县志，也很难统计清楚。1917 年

7 月，毛泽东和学友萧子升、萧蔚然外出游学。在梅城，毛泽东

查阅了《安化县志》。这是毛泽东阅读具体地方志的较早记录，

而他每到一地便设法查阅方志的习惯也由此逐渐养成。

青年毛泽东曾积极组织一批有志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，但他

自己却没有出国留学。究其原因，从 1920 年 3月 14日他致周世

钊的信中，可以找到部分答案：“吾人如果想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

尽一点力，当然脱不开‘中国’这个地盘。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，似

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，及研究。这层功夫，如果留在出洋回来

的时候做，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，恐怕有些困难。”

1921年新年伊始，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在长沙召开新年大会，

经过讨论，决定把新民学会宗旨由“革新学术，砥砺品行，改良人

心风俗”，调整为“改造中国与世界”。这不仅成为新民学会的共同

目的，也成为毛泽东的毕生追求。而为了实现这一宏图大志，毛

泽东东奔西走，南征北战，足迹遍布大江南北。他更急切地想要

了解中国、了解世界，而阅读方志也成为他通晓国内情形的重要

途径之一。

1929年 3月，红军占领福建长汀。毛泽东在长汀辛耕别墅阅

读《汀州府志》。1929 年 6月，红四军“七大”散会后，毛泽东回

到龙岩新邱厝。邓子恢按毛泽东的要求，从县图书馆搬来一大捆

书报，其中就有《龙岩州志》。

1930年 3月的一天，毛泽东让警卫员把共青团兴国县委书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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萧华找来。萧华赶到时，见毛泽东正在仔细地看一本清代道光年

间编纂的《兴国县志》。红军攻占瑞金后，毛泽东又找到一部清

代乾隆年间的 8卷本《瑞金县志》，虽只剩下 7卷，但毛泽东仍

如获至宝地认真翻阅。长征时，红军渡过湘江后，总部命令要求

轻装。王稼祥望望毛泽东的铁皮箱，问道：“你铁皮箱里还有那么

多古书，都是必要的吗？”毛泽东认真地说：“《三国演义》《水

浒传》，还有一些唐宋诗词、路上捡来的地方志，都是必要的，

比饭锅、牙刷还必要。”长征途中，每攻下一个县城或是每到一个

重镇，毛泽东都让人为他搜集县志和地方志，一看就是大半夜。

遵义会议期间，徐特立派人给他送来一大堆书报，其中就有清代

道光年间编纂的《遵义府志》若干卷。

延安时期，毛泽东在潜心攻读马列主义著作的同时，也认真

阅读包括方志在内的文史书籍。他又反复阅读了《读史方舆纪要》。

陕北地区的一些府志、县志，包括《延安府志》在内，毛泽东也

读过。1936年，毛泽东还读过山西的一些地方志。在整个抗日战

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也都是如此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毛泽东爱读方志的兴趣依然如故。他藏书中

的《永乐大典》《四库全书》《四部备要》《万有文库》《古今

图书集成》等史籍，其中就收有总志、省志、府志和县志内容。

毛泽东还特意收藏了一些省志、府志和县志，以及《南岳志》等

专志。毛泽东外出视察，都要找来当地方志看，很多地方图书馆

至今仍保存有他借书的记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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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2 年 10 月，毛泽东视察黄河时，由罗瑞卿转告平原省负

责人，调阅他要的《中州志》一书。在视察黄河后，毛泽东又与

河南省委书记张玺就治理黄河问题谈到深夜。临睡前，他还浏览

了《河南通志》《汴京志》等。

1956 年 12 月 29 日，毛泽东致信周世钊，内称：“请你代候

曹子谷先生，谢谢他赠诗及赠南岳志。”

1958年 3月，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。毛泽东一到成都，

立即要来《四川通志》《蜀本纪》《华阳国志》等阅读。以后，

他又要来《都江堰水利述要》《灌县志》，还在书上批画圈点。

他还亲自选唐、宋、明三朝诗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词，连同

《华阳国志》一并印发给与会同志。

1958年 9月 16日，毛泽东在安徽合肥视察工厂后回到宾馆，

已是晚上 10点，但他仍无倦意，继续阅读《安徽通志》。

1958年 11月 13日，毛泽东到河南遂平视察，他在车上阅读

明万历年间修的《汝宁县志》。

1959年 6月 30日，毛泽东登上庐山，早上便让秘书借来《庐

山志》，之后又要来《续志》。毛泽东对工作人员解释了庐山的

山名由来，还讲述了朱熹“下轿伊始问志书”的典故。淳熙六年

（1179）三月，朱熹到南康郡（今江西星子县）走马上任，当地

属官们轿前迎接，他下轿开口就问《南康志》带来没有，搞得大

家措手不及，面面相觑。毛泽东说：“朱熹这个典故流传后，‘治

天下者以史为鉴，治郡国者以志为鉴’和‘以志呈阅’就成了后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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惯例。今天你们也要懂得以史为鉴，才能办好事。”

1965 年 5 月 21 日，毛泽东重上井冈山途中，夜宿湖南茶陵

县委大院。他对张平化说：《茶陵州志》，1927 年第一次打茶陵

时就想看，没有搞到，现在不知能不能借到？张平化迅速请县档

案馆送来一套八本线装清朝同治九年（1870）版、民国二十二年

（1933）重印的《茶陵州志》。当天夜里，毛泽东一直读到凌晨

3点。

毛泽东还有一个习惯，就是每遇到初识的同志，通常会问其

贵乡何处，然后总能说出其家乡的特点或典故。比如，1937年 4

月，毛泽东在延安初见彭真。彭真说自己是山西侯马人，毛泽东

说：侯马是一个好地方，春秋晋国在那里建都，汉朝周勃封绛侯

于此。1940年 3月，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窑洞见到师哲，得知他

是韩城人，马上说：“噢，你和司马迁是同乡。”1942 年 4 月 13

日，毛泽东和作家曹葆华等人谈话。曹葆华是四川嘉定人，毛泽

东点点头，说：“中国有两个嘉定，一个在四川，一个在江苏。四

川的嘉定是一个水陆码头。”曹葆华没想到，毛泽东对他家乡居然

知道得这么清楚。1956 年 1 月 10 日，毛泽东南巡途径长沙，在

火车上会见省、地、县负责人。当他得知宁乡县第一书记张鹤亭

是河北省大名县人时，风趣地说：“原来你是北京大名府人氏啊！

卢俊义还是你的老乡呢！”说得大家都笑起来。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。

毛泽东大量熟读方志，不仅是为满足求知欲，更是将其当成

调查研究的一种方式。1941年 8月 1日，毛泽东起草了《中共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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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》。《决定》指出：“中央设置调查研究机

关，收集国内外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及社会关系各方面材料，

加以研究，以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。”在《决定》“关于收集材

料的方法”中，明确要求：“收集县志、府志、省志、家谱，加以

研究”。1958 年 3 月，在成都会议上，他主张继承修志传统，倡

议各地都编修方志。这一倡议极大地推动了全国各地新方志的编

纂，使这一工作受到各级党委和政府重视。

从毛泽东写的大量文章可以看出，他的很多分析和判断都得

益于他阅读方志。例如，1928 年《井冈山的斗争》中指出：“边

界各县还有一件特别的事，就是土客籍的界限。土籍的本地人和

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，历史上的

仇怨非常深，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。”再如，1933年 8月的《必

须注意经济工作》和 1934年 1月的《我们的经济政策》等文章，

都谈到根据地历史上的情况，这无疑是在开展社会调查的同时又

查阅了有关方志。

1949年秋，中央在讨论进军西南时，毛泽东决定让西康人廖

志高任省委书记。毛泽东说：情况复杂，对当地熟悉的人，了解

情况，好办事。1950 年，一次会议上，毛泽东问廖志高：“你的

家乡是何时开发的？”廖说不知道。毛泽东说：“是唐朝开发的。”

廖又问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毛泽东说：“是看你们的县志。”

1958年 3月，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听取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

鲁笳汇报缺水问题时，问：你们山西有个闻喜县，你知道为什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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叫闻喜？陶说不知道。毛泽东说：“汉武帝乘楼船到了这里，正好

传来在越南打了大胜仗的捷报，汉武帝就给这个地方起名叫闻喜。

汉武帝那时就能坐楼船在汾河上行驶，可见当时汾河水量很大，

现在汾河水干了，我们愧对晋民呀。”

毛泽东不论走到哪里，总对那里的文化古迹有很浓的兴趣。

他不仅自己去看，还常常拿这些去考别人。1958年 8月 5日，毛

泽东赴河北安国视察。车辆开进安国大街，经过药王庙，毛泽东

问安国县长焦家驹：“这庙里的药王姓什么？”县长说不知道，毛

泽东有些不满意：“一个县长不知道药王姓什么？”药王庙中祭祀

的邳彤，是东汉光武帝刘秀部下二十八宿将之一，邳彤热爱医学。

《祁州志》载，邳彤死后葬于安国南关，却在宋朝“显灵”，为宋

秦王治愈顽疾，被立庙祀之，并加封为王。在毛泽东看来，药王

庙是宝贵的文化资源，而一县之长却不甚了了，难免令他不满。

（作者：汪建新，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、副院长，一级

巡视员）

附：毛泽东在成都会议期间阅读的部分四川地方志书简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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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
毛泽东在成都会议期间

阅读的部分四川地方志书简介

《四川通志》

雍正《四川通志》。清黄廷桂等修纂。鉴于明修《四川总志》

谬误处甚多， 黄氏肆力搜讨，尽补其遗，校订其误，有关田赋、

边防、土司、兵制的记述十分详备。实为本省第一部内容翔实、

体制得宜的通志。今存雍正元年（1723）补版增刻本，乾隆《四

库全书》抄写本。

嘉庆《四川通志》。清常明修、杨芳灿纂。400 余万字，卷

帙浩繁，体例完备，内容丰富，是四川通志之集大成者，对于研

究四川全史具有重要价值。有天文、舆地、食货、学校、武备、

职官、选举、人物、纪籍、纪事、西域、杂类等十二志。其中所

记沿革、江源、堤堰、边防、土司有较高的史料价值。现存嘉庆

二十一年（1816）刻本。

民国《四川通志》。宋育仁总纂，陈酉生协理，龚煦春、周

翔、张森楷等参与修纂。省志编修因川中时局及经费等客观原因，

艰难进行，至 1931 年底宋育仁去世时，只完成《四川通志》初稿。

后由通志局协理陈酉生、提调苏兆奎共同负责辑补。陈、苏二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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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久也去世，通志局陷入瘫痪状态。1936年，编成《四川通志》

稿本共 300余册，均为毛笔小楷抄正线装。内容多原辑录旧省志

中之礼俗、寺观、祠庙、职官、学校、人物等门类的资料，亦有

一些新采访得来的史料，但数量不多。宋育仁去世后，加之川中

军阀混战，遂无人再举修志事，并使部分稿子散失，为一大憾事。

初期编制的《重修四川通志目录》于 1936年铅印成册。今存 1931

年前的残稿本。

《蜀本纪》

记载自上古至三国时期在蜀帝王事迹及蜀中其他掌故的书。

初名《蜀本纪》，或省称《蜀纪》，又作《蜀记》（另有《蜀记》

为东晋王隐撰）。相传为西汉末扬雄所著，为一卷本。今有学者

认为当为三国蜀谯周撰。宋以后佚。仅于唐、宋人著述中保存有

20余条。因其内容为后来地方志书所载类似，故也将其归为志书。

《华阳国志》

又名《华阳国记》，是由东晋时期成汉常璩撰写于晋穆帝永

和四年至永和十年（348年—354年）的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

南地区地方历史、地理、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。全书分为巴志，

汉中志，蜀志，南中志，公孙述、刘二牧志，刘先主志，刘后主

志，大同志，李特、李雄、李期、李寿、李势志，先贤士女总赞，

后贤志，序志并士女目录等，共 12卷，约 11万字。此书与《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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绝书》被称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。因《华阳国志》为最早的

内容最完整、体例最完备志书，其作者常璩（今四川成都崇州人）

被后世称为“方志鼻祖”。

民国《都江堰水利述要》

四川省水利局著，1938年出版。此书是民国四川省水利局都

江堰所做的分析报告，为考证都江堰工作原理的宝贵数据资料。

还包含了都江堰有关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各方面大量详尽的资

料。因其内容为志书所载类似，故也将其归为志书。

《灌县志》

乾隆《灌县志》。清孙天宁纂修。自汉代之河渠志所载到清

乾隆年间新修水利工程，各朝代修筑这一川中重要水利工程之史

实，均详细收录。其艺文中亦收载不少有关都江堰的诗文，还有

记述青城山之诗文。杂记中对青城山三十六峰、百零八景之记载

亦详，颇具史料价值。今存乾隆五十一年（1786）刻本。

民国《灌县志》。叶大锵等修，罗骏声纂。该志体例严谨，

条目清晰，内容丰富，考证翔实。收载许多清末至民国初期该县

及邻邑之兵战政事，如清咸丰、同治间李、蓝起义军在川中各地

攻城夺地之征战事；宣统至民国初四川保路运动、讨袁之战以及

川中军阀混战等，实为珍贵的近现代革命史料。书首及部分门类

之首所附之舆图，已改为标准测绘彩印。辑录了自汉代迄于民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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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千年间各阶层、各类型人士近五百人的诗文辞赋，主要仍系青

城山、岷山和都江堰的内容。掌故中对人口赋税、礼俗民情、政

策法令等记载颇详。今存 1933年铅印本。

道光《武侯祠志》（《昭烈忠武陵庙志》）

潘时彤修纂。该书是第一部详细记载成都武侯祠历史的专志。

共分十卷，从祀典、陵庙、事实、世系、艺文、制作、杂识等方

面详细介绍了武侯祠的沿革及发展，对研究武侯祠的历史和文化

有着重要价值。



报：省委书记，省政府省长，省政协主席，省委常委，省人大常委会党

组书记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，省政府副省长，省政协副主席。

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。

送：省委办公厅，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省政府办公厅，省政协办公厅。

各市（州）党委、市（州）人民政府，省直各部门，中央驻川机构。

发：各市（州）地方志办公室（党史地方志研究室，地方志编纂中心），

巴蜀方志文化研究中心。

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综合处 2023年 12月 25日印发

（共印 70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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